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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Like It Hot （中譯：《熱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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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eta Yuga → Dvapar Yuga → Kali Yuga，我們
現在是週期中最後一個 - Kali Yuga（黑暗時代）。印
度教三相神之一毗濕奴（Visnu 「維護」之神）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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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聲音  卻和你說了一夜的話 
倒影霓虹街燈的潮退潮漲 
靜靜沉寂到杯底 





迷彩燈下  流行曲廉價地播放 
背離正常的人聽著 
現代的調子都是如此輕率  放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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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切準備就緒，我於自己的睡房裏把耳筒插入黑色的長筒型裝置。
據深水埗那個賣鏡頭給我的人稱，這竊聽器是據美國軍方所用系統製造出來，誤聽率為零。
我把電腦螢幕一亮，螢幕從沙發角度顯示出整個客廳的畫面。
這晚丈夫因為要加班所以會很晚才回來。
這就對了。
當丈夫不在家時，那怪老頭便更容易顯示他的真面目。
現在是凌晨一時。
我在十時已向老頭表示我今天有點累要早睡。為把他疑慮減至最低，我又在進房時把全房的燈關
上並且躺在床上。我深知唯有讓這老頭置身於最舒適的狀態，他才會完完全全的展示其真面目。
屆時我便能把我錄到的視頻展現給丈夫看，讓他明白他爸爸有多恐怖。
我還沒有時間多想，通過我早前安裝於客廳的小型銀色鏡頭，我已經可以看見那老頭出現在客廳
的中央。
我連忙聚精會神地盯緊螢幕。
他這麽夜出來空無一人的客廳做甚麼呢？這時我用力揉一揉眼睛，發現他的手中還有另一樣物
件。
那是甚麼？我嘗試用滑鼠放大鏡頭，但結果他手的位置還是一片模糊。
這時他另一雙手有動作。我連忙把鏡頭調遠，發現他原來是用遙控開電視。
就如往常一樣，他攤坐在沙發上，看電視。
我十分失望地攤回床上。
原來只是睡不好，半夜出來看電視而已。
枉我這樣大費周章地安裝鏡頭，以為這樣能錄到一些驚人的片段。
就在這時，我看見電腦螢幕冒起了一點白光。
我馬上打醒十二分精神。待我完全從床上起來時，那白光已經耀眼得我完全沒法以雙眼直視。
那一束白光是來自那老頭的右眼，正在遙遙的射向對面的電視。
在那束白光正在發射的同時，有些甚麼正從他手中那件物品被吸進他的嘴裏。
有一根很長的飲管連接他的口腔和他手中那項物品。
我想再次通過點擊滑鼠放大他手中的物件，但這時鏡頭卻轉移了聚焦的地方。
在我完全沒插手干預的情況下，那鏡頭自己轉變了監視的角度！
我嚇得馬上縮回床上。
原本聚焦點理應是沙發和那怪老頭的錄影畫面，現在竟然變了電視。
又闊又薄的高清電視屏上方冒著白煙，以詭異的形式呈現畫面，所有的影像均以倒帶的方法播
放：
許多的血，一堆小孩的頭和他們那些纏在一起的手，一輛碩大的坦克車闖進畫面。
還有成年人，很多成年人在笑著，他們大多也很老，但依然很健康的樣子——
這時螢幕中出現了「爸爸」的臉。
我分不清那張臉是出現在電視屏中還是屏外，只知道隨著吸管中某些紅色的半凝固體被吸進他的
口腔，他的臉便愈發飽滿，甚至無間斷地散著熱氣。
吸管中的半凝固體愈來愈少。
「快要吃完了！要吃第二個！」
突然電腦屏幕一黑，砰一聲，我望向左邊，發現自己睡房的門正被轟隆轟隆的撞著。
「開門！我知道你在裏面！你給我開門！」
是那個老頭的聲音，我捂著肚子退後。
「未成形也可以吃！年輕的……快出來給我吃！」
他的聲音如一個行軍的將領般那麼有力，哪裏像一個垂死的病人？
反倒是我或許快要命盡了。
我拿起室內一些比較銳利的硬物打算作防備之用，卻發現自己連「握」這簡單動作也做不到。
就像自己……正在一點一滴地被吃掉，但我卻無力反抗。
那恐怖老頭撞門的力度愈來愈大，那門鎖中間僅餘的一點小支撐似是要隨時飛脫出來。
我無助地望向窗。
似乎只剩這方法。
我拿起床上的手機，按999撥打的同時，開始爬出窗。
窗外有連接房和房之間的小邊緣，我一站上去，時間方位都好像全然失去分寸，我感到暈眩，腳
下的人卻依然在無知地走着。我想，就算我死了，他們也不知道我到底發生甚麼事。
我害怕地撫摸正隱隱作痛的肚子。
原本還打算向右多走幾步以躲於一個非得和我一樣爬窗出來才能觸及的地方報警，但這時我發
現，於我右方居然有一扇正敞開的窗。
但我明明記得那邊是牆壁，鄰居的家應該在另一邊。
懷著一絲恐懼的心情，我爬到那窗前方。
窗後的房間很暗，但因為桌上有一暗紅色反光物的緣故，我隱約見到房間中央擺放著一張木桌。
3938
鳴謝
那紅色反光物在召喚我。
我感應到，完完全全的感應到。雖然這樣說很奇怪，但我覺得那用玻璃罐裝著的紅色反光物是有
生命的。它正用它僅有的存在，召喚我回歸它美麗的裏面。
到我回復意識時，我已站在那木桌前面。
心跳加快，血管擴張，我把頭緩緩的伸前。
那是尚未完全成形的胎盤，只有胎兒頭部隱約的輪廓。
我還未來得及尖叫，便感受到腦後傳來一陣重擊。
在我臨倒地之前，我清楚地看到——
用木棒打我的人，是我最深愛的丈夫。
與此同時，那老頭也從窗口爬了進來。
「做得好，兒子，你能夠及時制服她，好讓他們明白反抗的力量最終是不能取勝的……」
「他們」？我用我僅餘的力氣以眼角環顧房間，發現在房間裏還有不少的中年人和老人 - 他們正
坐在桌前，貪婪地吃啜著放於他們面前，那些顯得肥美無比的胎盤。在他們的眼中，更開始有白
光滲出。那一刻我有一種錯覺——我覺得他們好像聖母瑪利亞，那白光是來拯救我的，絕對無
害，絕對神聖不可侵犯……
我再望望我的丈夫。看著他那愈來愈靠近他父親的背影，我只覺得他很陌生。或許，就連他身體
裏流的血是甚麼顏色，我也不太清楚……
他們是笑得那麼開懷，尤其是那個老頭。
「不過現在該到我延命了。」
我丈夫一說完那句話，那老頭便忽然倒在地上。
他胸口處滲出許多許多的黑血，一直蔓延至我那兒。從我傷口流出的紅血，和那些黑血混在一
起，竟然也變黑了。
我的丈夫手中拿著一根尖端染血的木棒，然後用食指抹了抹那些血，把它放進口中。
「現在該是時候吃你的胎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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